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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是什么颜色的？
99%的人都不知道答案

19世纪，物理学家提出了“黑体”的概念，这是
一种假想的能完美吸收所有辐射的物体。一旦有
光射向它，它就会被加热，这一过程会让它以光的
形式辐射热量，而这种辐射会横跨整个光谱，其亮
度也会在特定的颜色（或者说频率）上达到峰值。
如果将黑体在不同温度下和不同波长上光辐射的
强度描绘出来，就形成了所谓的黑体辐射曲线。

本质上，太阳是一团极热的气体，或者更准确
地说，它是一团炽热的等离子体。它的行为和黑体
非常的相似。当我们用地球大气层上方的卫星测
量太阳光谱时（也就是测量不同波长的光的亮度），
我们能看到它辐射的光横跨了整个可见光波段（人
眼可以看到的光）。这绝非巧合！人类经历演化，
早已适应了太阳，因此我们能看到太阳光最强的波
段。太阳同样会辐射紫外线和红外线，不过没有那
么多。令人惊讶的是，太阳在蓝色和绿色的部分最
明亮，向红色的部分渐渐变暗。自然地，你可能觉
得这意味着太阳是青色的！但显然不是这样。

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我们的视觉来源。视锥细
胞是专门检测颜色的细胞，分为L、M和S三种，它
们分别专注于看长波长（最长到红色端），中波长
（从黄到绿）和短波长（蓝色）的光。整个过程很复
杂（属于生物学的范畴），但总的来说，当光线照到
视锥细胞上时，它们就会向大脑发送信号，表明不
同波长的光对应的强度。大脑会对比这些信号，
最终将其理解成颜色。如果S和M视锥细胞被强
烈激活，而L视锥细胞没有，那么你可能会看到偏
绿的色调，而 L视锥细胞活动增强会让我们看到
红色。如果可见光谱上的光都同样明亮，那我们
就会看到白色。太阳光正是这样，它会导致三种
视锥细胞都被强烈激活，因此看起来是白色的。

对于太空中、未曾穿越地球大气层的阳光，这
个答案是正确的。比如宇航员看到的太阳是白色
的。然而，当阳光穿过空气时，有些会被空气分子
吸收，有些会被散射。不同颜色的光受到的影响
不同 ：蓝光比红光更容易被散射。这就是天空呈

现蓝色的原因，漫天的散射光，将天空染成了蔚蓝
色。正是这个过程轻微地改变了我们看到的太阳
颜色。如果去除太阳中的蓝光，它看起来就会偏
黄一些。

不过，大脑对颜色的认知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
念，我们会将一个物体的颜色与视野中的其他颜色
进行比较。比如，天空是蓝色的，它会映衬着太阳更
偏黄一些。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白纸（可以很好地
反射所有颜色的光）在阳光下还是白色的，这也说
明，太阳大体上是白色。即使受大气散射的影响，太
阳颜色的改变也是非常轻微、肉眼很难分辨的。

同样，直接盯着太阳分辨它的颜色也很难。
这是件好事！因为太阳发出的红外线足以伤害我
们的视网膜，所以“尽量不要盯着太阳看”已经被
刻进了我们的基因之中。当然，如果看不到某样
东西，就很难分辨它的颜色。但在这里，我必须明
确地告诉大家：永远不要直视太阳！它会永久性
地灼伤你的视网膜，对视觉造成严重的影响。

只有在太阳低垂、接近地平线的时候，我们才
能在无保护的情况下直视太阳，那时它已经被大
气层中的雾霭遮住，变暗了很多（即便如此，也要
小心）。在日出或日落的时候，更多的蓝光和绿光
被大气散射，因此太阳看起来是黄色、橙色，甚至
是红色的，这也可能是人们倾向于认为太阳是黄
色的原因。

对于那些声称太阳变色的论述，事实并非如
此。如果真发生了这样炫酷的天文现象，天文学
家一定会注意到，而他们并不擅长保守秘密。就
像“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样，每个人看到的颜色也
不完全相同，但这正是色彩的魅力所在。

据《北京青年报》

太阳可以是黄色、红色、白色甚至绿色，这完全

取决于你观察它的方式。科学最迷人的一点是 ：即

使是看上去很简单的问题，有时也会让人摸不着头

脑。“太阳是什么颜色的？”就属于这类问题。我猜，

多数人的答案是黄色。但有时在相机里看太阳却是

白色。“眼见为实”是真的吗？事实上，这个问题涉及

到诸多复杂的因素。

巴甫洛夫的狗经过训练后听见铃声就会流口水
的学习案例已为人们熟知。一项新研究显示，一些小
小的水母虽然不像狗那样拥有中央大脑，但也具有类
似的关联学习能力。德国基尔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近
日在美国学术期刊《当代生物学》上发表论文说，他们
用加勒比海一种手指头大小的水母进行了实验。这种
水母对灰色的辨别能力不强，在灰色箱壁的水箱中经
常碰壁。但如果把它们放进箱壁是灰色和白色条纹相
间隔的水箱，它们在开始碰壁若干次后，能够将这种环
境信号与碰壁关联起来，碰壁频率明显下降。

研究人员还解剖水母并分析了其视觉神经活动。
水母没有中央大脑，在全身分布着多个视觉感受单元，
每个单元中都包含几个较原始的眼睛和相应的神经中
心。实验显示，给视觉感受单元一个灰白条纹的视觉信
号，然后用电流刺激模拟碰壁，如此训练后，视觉感受单
元中的神经在接收到灰白条纹视觉信号后会发出改变
游动状态的指令。研究人员认为这说明了水母的视觉
感受单元是学习发生的部位。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实验
结果挑战了过去认为必须要有大脑这样的中央神经系
统才能进行关联学习的观点。研究人员今后将进一步
分析水母的多个视觉感受单元之间如何协调学习。

（据新华社 王钊）

美国一项新研究说，除甜、酸、咸、苦和鲜这
五种基本味道外，人类还能感知第六种味道——
氯化铵的味道，其味觉反应机制与酸味类似。

甜、酸、咸、苦是人类长久以来已知的基本
味道。20世纪初，日本科学家池田菊苗首次提
出鲜味是除上述四种基本味道之外的第五种。
约80年后，科学界正式认同了他的观点。

在一项最新研究中，美国南加州大学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找到了第六种基本味道的证据。相关
论文已发表在新一期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

数十年来，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人类舌头会对
氯化铵产生强烈反应，但并不确定相关的机制。在
一些北欧国家，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咸甘草就是
一种很受欢迎的糖果，其成分包括盐和氯化铵。

味觉的感受器是味蕾，主要分布在舌表面
和舌缘；味蕾由味觉细胞组成，其中一种味觉受
体细胞可检测和辨别各种味道。近年来，研究
人员发现了一种能识别酸味的蛋白质OTOP1，
并假设这种蛋白质也可能对氯化铵作出反应，
因为氯化铵影响细胞中的酸含量。

为了验证这一点，他们将OTOP1相关的基
因导入实验室培育的人类细胞中，然后让其中
一些细胞接触酸或氯化铵。结果显示，氯化铵

激活有关受体的效果与酸相同。在小鼠身上的
进一步测试证实，带有OTOP1相关基因的小鼠
会避开氯化铵，而没有这一基因的小鼠则看起
来没有识别出氯化铵的味道，并不介意。

铵是氨基酸的分解产物，在高浓度时会产
生毒性，能被小鼠和人类等各种生物的味觉系
统检测到。研究人员因此推测，品尝并辨别氯
化铵的能力可能是为了帮助生物避开有害物质
而进化来的。此外，研究人员还观察到，不同物
种对氯化铵的反应存在差异，比如鸡的OTOP1
通道更敏感，而斑马鱼对氯化铵不太敏感。

研究人员计划进一步探索OTOP1对氯化铵
的反应，希望能发现更多有关其进化意义的信息。

（据新华社 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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